
一个人和一个地方，冥冥之中还是有缘
分的。比如双泉，之前从未了解，一旦走进，
却会终生相伴，梦萦魂牵。

我永远忘不了初次走进双泉的那个傍
晚，落日熔金，山峦起伏有致，收割后的庄稼
地里空荡荡的，远村墟烟，升起了几分亘古
的落寞，与热热闹闹的城里比较，真有些世
外桃源的意境了。

那一刻，我和这片山山水水一见钟情！
我那颗在滚滚红尘里悸动而疲惫的心，竟然
在片刻间因安妥而无比宁静。

其实，双泉离济南并不远，一个小时的
车程，就从嘈杂热闹的市区来到了宁静恬淡
的乡间。我喜欢站在高地上放眼四望，这里
青山和绿水相连，蓝天和白云相伴，视野所
及是绵延起伏的山峦、青葱如黛的林海、钟
灵毓秀的泉群、清澈见底的河水——— 特别是
初春时节，双泉镇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悄然绽
放，不染纤尘的花朵，从眼前铺展向远处，风
儿微微吹动，花田浮漾如海，醉人的花香引
来蜂蝶翔舞，宛如人间仙境。

目前，双泉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江北油菜
花基地了，每年花开时节，都吸引着踏青的
游人纷至沓来。其实，不止油菜花，双泉的四
季都有美丽的风景。就在油菜花开放的时
节，野酸梅也铺满了金星庙到五眼井一带的
山谷，雪白雪白的花海，和嫩黄的油菜花田
相互映衬，景色壮观无比。

到了四月，油菜花、野酸梅花谢幕，双泉
起伏的山间坡地又是牡丹花的海洋，就连牡
丹花包围的村庄，也仿佛充满了秀美华贵的
气质；进入五月，又是双泉每年的樱桃采摘
季，书堂峪的大樱桃挂满了枝头。在青山碧
水间，享受采摘樱桃的乐趣，已经是许多人
每年的保留节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山间
的喜悦从不间断，各色花儿和果实让你目不
暇接。双泉人总是变着花样儿吸引大家的关
注，听说今年又要举办向日葵节，丰沛的阳
光洒照，花朵和人脸一起追随着阳光的旋
律，幸福，真的会像花儿一样开放了。

双泉的美，美在天然，美在纯净，无论是
铺满田野的繁花，还是挂满枝头的林果，辛
勤的村人用劳作描画四时的风景。双泉的
美，也美在历史，美在古朴。随便在这里的
山村转转，随处可见苍劲挺拔的千年老
树，历史悠久的道观古庙。许多的村子都
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绿树掩映的白墙黛
瓦、简朴有序的清洁村落、横跨河水之上
多姿多彩的石桥，让我常常产生置身江南
的感觉。

我和双泉注定要相伴终生，同时，我也
从内心渴望着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看
看四时的花开花落，听听庭前的泉水叮咚，
顺便捎回一些没有公害的农产品，滋补我们
的身体和心灵。

灵性双泉
□建宁

父亲的“一大”情结
□初曰春

一
父亲冲我大发雷霆，原因是我出

差上海，没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会址看看。

“你还是党员吗？你还像个军人
吗？”父亲问我。最近几年，父亲乐于被
街坊邻居称为“老党员”，也时常把“党
员”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倘若别人对

“党员”二字稍有不敬，他便会生气。不
仅如此，他还一直认为，我的祖上与
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父亲的主观意识严重影响了我，
在某一时期，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

夏末秋初的光景，在上海一个幽
静的院落里，初凤林顺着花丛装扮的
小路，拐了个弯儿，走到院中央，那里
有一口大缸，缸里养着荷花。他在缸
前驻足，我站在他身后，试图与他对
话，但他始终不肯言语。

这个梦并非我凭空杜撰，它源于
父亲的讲述，初凤林是他的祖父，也
就是我的曾祖父。

父亲说，曾祖父与上海滩的一位
邵先生有着莫逆之交，邵先生参与过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父亲据此认
定，曾祖父可能也为党的事业做过贡
献。这一说法无从考证，唯一能知晓
的是，他后来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
习，灰溜溜地返回老家。他在弥留之
际对四个儿子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
是邵先生，希望孩子们莫学自己，能
够去上海，像邵先生那样做些大事。

当兵之后，我发现父亲讲述的内
容难以自圆其说，偶尔会通过电话跟
他争论某些细节。每遇到这种情况，
父亲就言及其他，说什么“邵”与“初”
是有渊源的，邵先生因此特别赏识曾
祖父。的确，在山东菏泽地区，为逃避
灾难，曾有邵姓人士举家改姓初，但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甚至一度怀
疑，在中共历史上是否真有一位姓邵
的先生。

二
军校生活为我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很多资料。比如，
邵先生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
他作为上海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一直
在为筹备会议操劳着。他不但与李
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人共同起草了
供“一大”会议讨论的文件，还把自己
的家当作大会的“筹备处”，并险些遭
遇白色恐怖。

邵先生的家，那就是我梦中去过
的院落吗？真正找到了历史依据，那
些梦境反倒离我远去，倒是战火纷飞
的场景冷不丁地会涌进我的脑海。我
难以用文字还原那些场景，只能感慨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党在劳苦
大众的拥护下一天天成长壮大，进而
又一步步走向今日的辉煌。

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反复
唠叨曾祖父的故事，他是想用家族史
教育我堂堂正正走正路。庆幸的是，
我成为家族中的第四位军人。

曾祖父的四个儿子未曾去上海，
却没辜负他的遗愿。老大参加了地下
党，隶属于胶东抗日特委，又跟随部
队转战南北；老二是东海独立团的营
长，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老三跟杨
子荣是同批兵，一起去了东北；老四，
也就是我的祖父，留在老家负责传宗
接代，他去世前再三嘱咐父亲，让我
将来也去当兵。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不顾家人
反对，在高考和入伍之间选择了后
者，硬是把我送到了部队。消防兵是
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兵种，我很多次踏
入灭火救援的现场，也曾怨过父亲心
狠。

很多年来我与父亲的关系不冷
不热。直至前年，我受命连夜赶到某
爆炸事故现场，见了太多的生离死
别，方比以往更加挂念父母。一周之
后返回北京，我才得知父亲为我的这
次任务生了一场病，还专门让亲戚朋
友瞒住我，怕我工作分心。

待我赶回家时，他仍未出院，我
忽然感到有些难过，某一瞬间，我双
目湿润。他看出了我的情绪变化，问
我是不是个党员、像不像个军人？我
第一次保持了沉默。他的火气来得急
走得快，又换了一副语气，让我替他
交上一笔特殊党费，说是要救助事故
中的受灾群众。

我朝他笑了笑，因为我知道，他
是想用这种方式向我传递一种声音。

三
我无意去拔高父亲的形象。在类

似事情上更不能发表反对意见，好像
多说一个字就会引发一场“战争”。

战争早已变为历史，能载入史册
的是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先驱们。曾祖
父无缘此列，终究抱憾终生，他只能
盼望子孙帮他遂愿。

今年夏天的某个午后，我终于来
到了位于上海兴业路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我站在了
十八平方米的客堂里，这里曾是“一
大”代表李汉俊的家，我仿佛看到邵
先生正在布置会场……而凝目望去，
只剩下熙熙攘攘的游客。我小心翼翼
地走过去，想要寻找先人的足迹，却
猛地看到曾祖父在那里笑吟吟地站
着，冲我摆摆手，压低声音跟我说，邵
先生是忙大事业的人，太累，别扰了
他的清静。

那天晚上曾祖父破天荒地再次
入梦。他还在那个小院里，院子中央
有一口大缸，缸里蓄满了水，荷叶争
先恐后地钻出水面，露出的尖尖角像
一群孩童在招手。这一次，我就站在
他的对面，我们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故
人，说了很多悄悄话。他还是一副书
生气，说话慢条斯理，只是在提到邵
先生时，双眸才现出了晶莹，比荷叶
上的露珠还璀璨。

梦醒时分，我还不愿回到现实，
猛然发现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出
口。或许我应该给梦中的曾祖父买
部手机，不管打电话还是发微信，我
都得托他给邵先生捎个话。说点什么
呢？干脆就说说身边的变化吧，可这
好像一辈子也说不完。我隐约觉得，
这一切似梦又不是梦。

邵先生名叫邵力子，是著名的政
治家、教育家，他好像真跟我的曾祖父
有些关系。当然，有些事情并不重要。

(本文荣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单
篇奖)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
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
是方向……”每当我们唱起《跟着共
产党走》这首铿锵有力、脍炙人口的
歌曲，总会有一种激情飞扬、热力四
射的感觉。笔者近日在读已故大众日
报社原副总编辑于冠西同志的日记
时，发现了关于这首革命歌曲一段鲜
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1940年，正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
苦的岁月。那时抗大一分校在校长周
纯全和政委李培南的率领下，刚从晋
东南经过长途行军，穿越敌人重重封
锁线，迁来沂蒙山区。大家吃的是用高
粱和地瓜干做成的酸煎饼，有时连这
都吃不到，就吃煮黑豆(喂牲口的饲料)
等杂粮；睡的是山茅草铺的地铺；偶尔
得到一点小米，那是专门给伤病员做
病号饭用的。校部和各大队驻地的周
围，不是鬼子的据点，就是“黄沙会”(地
主反动道会门)武装盘踞的山头和村
庄。学校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环
境中，一面开展对敌斗争，做群众工
作，一面出操上课，训练干部。

7月1日是党的十九岁生日，学校

决定在这天举行党代表大会开幕式。
校政治部想请校文工团创作一首新
歌，作为向党的生日和党代表大会的
献礼。校文工团接到任务时已是6月下
旬，文工团主任袁成隆找到支部书记
史屏和副主任王久鸣商议，一致认
为，时间虽紧，但必须又快又好地完
成。王久鸣是作曲家，他爽快地说：如
果有人在10分钟内能写出歌词，那么
我10分钟也能把它谱成歌曲。宣传科
长安征夫和史屏就一起找到宣传干
事、诗人沙虹（注：大众日报社老报人，
后改名为沙洪)。沙虹痛快地说：这没
问题，他能在10分钟内谱成曲，我也一
定能在10分钟内完成词。说完，就在树
荫里席地而坐，掏出纸和笔，稍一思
索，立刻在膝盖上写了起来……10分
钟后，歌词果然写好，立刻由史屏交
给了久鸣。久鸣一看，非常喜欢，就一
句一句地边看边哼唱起来，一直哼唱
到自己满意以后，快速用简谱记下了
曲谱。谱完一看时间，也正好是10分
钟。于是，一首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
走》就这样诞生了。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
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
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
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
定解放！”

随后，这首歌就由校文工团在校
党代会和建党19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演
出。久鸣还给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同
志教唱了这首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
欢迎和好评。后来，它很快在山东各个
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一直流传到江
淮一带的新四军地区。

1946年，新四军北撤到山东时，有
位在上海入党的同志介绍，他在上海
秘密入党时，在宣誓会上唱的就是这
首歌。当时，大家还以为这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党歌呢！事实上，当时这首歌之
所以会写得那么快，是因为平时的生
活积累。虽然这个任务来得比较急，但
那时大家都习以为常，在思想上和感
情上好像早就已经有了准备。把党比
作“灯塔”“舵手”，把党称为领导核心，
代表着前进的方向，这些形象和概念，
都是当时整个抗战形势，尤其是山东
半岛形势的真实反映。如今，这首歌的
旋律已经飘过了近80个年头，但听起
来还是那么潇洒，那么朝气蓬勃。

一首革命歌曲的诞生□孙伟杰

【时间乡愁】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
可以查看青未了文
学网、青未了文学

“壹点号”的投稿方
式，查看优秀专栏
作者的往期作品，
还可以参与作品评
论和写作交流。

【征文预告】

错 字

命题嘉宾：黄发有（山东省作
家协会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
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
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 .com

【含英咀华】

青未了·壹点文学 A13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向平 美编：马晓迪

【岁月留痕】


	A13-PDF 版面

